
第49卷 第2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3月
Vol.49 No.2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23

DOI:10.13718/j.cnki.xdsk.2023.02.016 教育研究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制度构建与路径选择

黄 仕 友1,4,商 润 泽2,靳 玉 乐3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2.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100875;

3.深圳大学 教育学部,广东 深圳518060;4.西南大学 附属中学,重庆400715)

摘 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课程改革与促推中小学育人方式变革的

前瞻性举措。《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颁布为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形成提

供了政策支撑。然而实践中,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仍面临“传统课程制度致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制度执行呈现偏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需求与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非对称”“学校对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制度执行的忽视与无奈”等制度困境。因此,应立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落实”这一逻辑基点,

依循“价值—目标—实践”的逻辑理路,以“综合课程”引领价值遵循,以“真实情境”形塑目标导向,以“完善

治理”规范实践路径。进而,以“植根新制度教育学理论,实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情境建设”“立足地域课

程资源要素,丰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特征内涵”“促推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赋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

行”“形成配套措施,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环境”为路径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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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课程改革与促推中小学育人方式变革的前瞻性探

索,集中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与核心目标[1]。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助

于实践育人的落实与基础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不同于以“知识逻辑”为主的学科课程,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偏重于“生活逻辑”与“实践经验”[2],是一种打破了“学科”“活动”“知识”“经验”“实践”

边界的课程形态,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的重构提供了极大助力[3]。我国政府

高度重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并于2017年颁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以

下简称《新纲要》),对面向新时代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4]。虽然得益于《新

纲要》的颁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得以形成制度并融入教育实践层面,但由于实然层面学校课程

制度建设的不到位,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仍面临诸多困境[5]。因此,意欲破

解制约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深化发展的重重沉疴,应着力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不断完

善,厘清制度构建的逻辑依循,充分释放课程制度之于课程改革的实践引领功用,进而为中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深化探寻可行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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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困境的多重表征

制度困境是指制度在实施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受阻碍状态,是制度在实践层面非耦合的集

中体现[6]。现阶段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传统课程制度致使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呈现偏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需求与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非对

称”,以及“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的忽视与无奈”。
(一)传统课程制度致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呈现偏差

《新纲要》规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由地方统筹管理和指导,具体内容以学校开发为主”“中
小学校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规划的主体,应在地方指导下,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整体设计,

将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等融入其中”[7]。可见,学校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组

织实施的主体,其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政策推进落实过程中发挥着关键能动作用。但长

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决策权力主要为政府所掌握。中央课程政策文件与省级实施意见逐

层下达传播,再由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加以执行,中小学课程制度实现表现为高度一

致性[8]。在实践中,我国中小学管理者多受惯行制度影响,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错误嵌套至已有

学校课程制度实践中,致使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陷入执行偏差困境。

具体表现为,一是固有决策机制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名不副实。中小学学校是否采用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的目的、内容、手段的决策机制往往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意见。在这一决策机制下,

很多中小学有意或者无意忽视“注重学生主动实践和开放生成”改革理念,将教师经验和学生实

际排除在决策之外。结果导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偏离了《新纲要》划定的轨迹。二是育知课程观

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选择窄化。由于长期受分科教学和知识传递等教育观的影响,中小学

形成了分学科与以知识为逻辑体系的课程观[9]。在这种观念的钳制下,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所具备的发展学生实践能力与精神的成分被排除,只剩下干瘪的实践知识[10]。三是认知偏差

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失态。尽管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发端于2001年,但其发展

一直未进入常态化阶段。很多中小学校长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校本课程或者知识课程的补充与

拓展。结果,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便变成了“教室墙外”的活动课程[9]。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需求与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非对称

制度实践不仅需要制度的设计与作为制度工具的政策支持,更取决于制度执行主体的实践

水平[11]。事实证明,有效的制度实践与制度变革主体的相关制度知识及其专业知识水平间直接

相关[12]。由此而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耦合可以内化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

度执行需求与教师专业素养水平之间的匹配。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向学生的“生活世界”,强调做中学,重视对学生活动经验的培养。由

此,其对教师专业素养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需具备较强的跨学科整合、课程选择、主题研

发能力;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探究的融合学习的能力;规划、组织、协调综合实践学习活动的能力;

指导学生做好实证采集,将过程资料上升为信息,并基于信息不断生成知识、行动的能力;持续从

行为、结果、过程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的能力;等等。但实际上,我国多数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教师存在“缺乏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价值和理念的理解”“不熟悉考察探究等综合实践活

动方式”“欠缺跨学科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教学经验”“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认同度不足”“受
学科及已有教学经验的影响,习惯于‘预设型知识’的灌输,难以胜任通过以学生为中心及以考

察、探究、设计、体验、服务方式进行综合实践活动授课”“习惯于完全执行指令性的教育计划,缺
乏选择、研究、开发课程的能力”等问题。可见,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落实的执行主体,现
阶段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素养水平之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需求而言是显著缺位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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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需求与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非对称,便成为横亘于我国中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深化落实道路上的另一制度困境。
(三)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的忽视与无奈

《新纲要》将学校置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关键位置,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决策、设
计、实施等方面赋予了学校较大权力。但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小学校长及教师在执行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过程中难免面临路径依赖或是“四顾茫然”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中小学

校长不同程度地忽视与无奈。其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质与价值忽视下课程执行的路径依赖。

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校长并未认识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我国中小学阶段课程体系的结构性突

破,及其目标本质与重要价值。实践中,其仍旧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实践、活动、活动课程、学
科实践、综合课(如创客、STEAM教育)等混为一谈,并惯习性地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按照上述

课程实施。结果导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陷入路径依赖。例如一些学校将科技、环保、体艺、社团

等已实施多年的校本课程直接“套壳”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颁出,缺乏了探究、设计、制作、服务

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学生培养的核心要求。其二,考试制度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难以落实的

无奈。虽然现阶段我国部分学校校长已然意识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
当制度变革触动变革主体既得利益的时候,其对制度的践行将大打折扣[13]。受限于升学考试制

度设定,我国中小学不得不以学生考试科目成绩的提升为学校课程设置与实施的关注焦点与主

要发力点。在此境遇下,诸多中小学校长只能对目前尚缺乏充分配套机制且未纳入主流升学路

径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置若罔闻。结果导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实施形同虚设,甚至

有部分地区中小学仍旧未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14]。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构建的逻辑依循

课程制度是规范、管理与指导课程实践的统称[15]。因此,欲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深化

开展,应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落实”为根本逻辑基点。进而,依循“价值—目标—实践”的
逻辑理路重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

(一)价值逻辑:以“综合课程”引领价值遵循

《新纲要》指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实践性课程”,强调学生对

各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可见,“综合性”应是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与实施的核心价值

旨归,这种“综合性”既体现为对数学、艺术、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等多学科知识的融通,但并非

简单等同于学科综合性学习,又指向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多学

科知识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工具,其认知倾向、思维水平、精神意识,以及信息管理、数理

计算等能力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践行这种“综合性”的落脚点应立足于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体系的建立上。学生知识与能力的综合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因而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体系的总体规划需着眼于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各阶段。

总体而言,“综合”是对综合实践活动目标与价值的深刻诠释,“课程”则指出了“综合”的实现

途径。二者相互联结,缺一不可。“综合”离开“课程”的承载难免成为空中楼阁,而“课程”建设背

离“综合”这一价值旨归便是无本之木。因此,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将“综合课程”作为其

方向引领与价值遵循,清楚认识到作为“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基本性质,

摒弃现阶段所实施的松散、不连贯的所谓“活动课程”,构建以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为价值目标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促推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目标逻辑:以“真实情境”形塑目标导向

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发现并解决问题,体验并感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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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从而促推自身实践与创新能力发展[16]。《新纲要》进一步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规定为

“学生能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对自

然、社会和自我之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该目标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即其育

人目标,归于真实情境的范畴内。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必须基于真实情境展开,脱离真实情境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便如无源之水。

因此,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需以“真实情境”形塑其目标导向,深刻把握《新纲要》突出强

调“真实情境”的动机意蕴,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校本课程、课外活动课程等明确区

分开来。在具体实践中,学校需积极拓展可利用的真实情境资源,坚持基于真实情境所蕴含的实

践特征确立课程实施的具体目标,确保学生从深度实践中获得发展。同时,学校亦需杜绝依照所

需达成的目标反向设计的以浅表式体验为教育情境的综合实践活动。
(三)实践逻辑:以“完善治理”规范实践路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需要嵌入支持性的体制、机制之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根基和动

力”[17]。目前而言,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落实受阻,归根结底在于治理机制的缺位。治理

机制即“利用制度开展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多主体互动与联系机制”,其作用主要指向对制度与人

之间的连接[18]。由此观之,欲推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在教育实践层面的切实落地,

应以治理机制的完善为最终落脚点加以把握与探讨,将“完善治理”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

在实践层面落实的基本逻辑遵循,促进相应配套措施与规范文化的塑造。

基于制度治理的基本内涵,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完善治理”可以概括为运行、动能与

约束三方面。其中,“运行”指向机构组织中某项制度的运行方式与活动路径。这就要求对于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案的制定,学校不能仅局限于宏观规划,还要致力于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规范化与流程化的实现,从而避免实施的随意性与零散化。“动能”指向推动制度践行与不断

升级的内外部力量。一方面,中小学需要高度调动学校内部教师及学生群体对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建设的参与意识,培养其参与能力;另一方面,中小学要充分借力于所在地区政府、社会及市场

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效利用其所掌握的有助于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实施的独特动能资源,实现与地域力量间的契合。此外,打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升学途径间的

联系理路亦能够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提供有效动能。“约束”主要指向对权力、责
任与利益的约束与规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单一主体对制度的实践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

这就需要设置相应策略对其加以限定与修正,转变现行的主观性评价模式,引入客观性评价,促
推科学化评价的形成。

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

着眼于现阶段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困境,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落实”为逻辑

基点,依循“‘综合课程’引领价值—‘真实情境’形塑目标—‘完善治理’规范实践”的逻辑理路,可
从制度情境、制度特征、制度执行以及制度环境四方面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实施路向,

助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深化开展。
(一)植根新制度教育学理论,实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情境建设

课程理论能够指导学校课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评价学校应具备怎样的课程观,进而解决课

程制度制定与落实中的理论性难题[19],新制度教育学理论可以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落地

提供理论指导。新制度教育学理论反对“片面强调知识输入,也就是由高层往下输送各种教育指

示,控制一线教育实践中的诸种自发倾向”,认为这是“导致整个教育事业内部的诸种矛盾冲突、

僵化倾向和教条主义”[20]的本源。由此,其强调制度本身的教育意义,提倡向最小价值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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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主观立场的转向,主张从事物内部找寻更为客观的价值标准,避免因过多的价值介入而导致

把个人的价值观强加于人[19],将教育界定为一种依存于超主体式制度情境而不断推进的育人机

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则以“内容生成”为特质[21],注重“生活逻辑”,尊重学生的活动经验,重视

学生发展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赋予教育以生活意义,并通过探究、设计、制作、服务、劳动等方

式,帮助学生在与生活、他人、社会、自然、技术的接触中获得实践经验,进而形成个体与自然、社
会、技术的内在联系,发展其“生活理解力与创造力”,提升其综合素质。可见,新制度教育学理论

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核心育人理念是相契合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实施应

植根于新制度教育学的理论土壤中汲取营养。

因此,基于“真实情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以新制度教育学理论为指导,重视制度

情境的教育价值,依托“生活世界”开拓教育资源,建立开放式的、全客观的制度情境,发挥制度情

境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绝对主体作用,避免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人员的主观价值介入。同

时,中小学亦应明确这一制度情境并非是完全开放、无预设的,而应是半结构化的,其在依托真实

情境建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情境时应将《新纲要》中所提出的目标导向内蕴其中,建设具有

切实教育要求与价值的制度情境,需有意识地将社会生活融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当然,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制度的运行必然离不开教师的参与,但其角色是需要转变的,不同于传统学科课程,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教师需要从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转变为知识构建的促进者,活动的主

持者、参与者,以及学生讨论、对话的伙伴[22]。
(二)立足地域课程资源要素,丰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特征内涵

不同于知识本位下的标准化应试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保持自身的特色化[23]。《新纲

要》中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体设计应是在地方指导下,“将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培养目标、

教育内容等融入其中”,同时需依据“学校特色、可利用的社区资源”加以统筹考虑。由此,中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色化发展需立足于地域课程资源要素,遵循课程政策要求,从而不断丰富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特征内涵[24]。

具体而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特征内涵建设的因地制宜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与

地域特色资源的融合。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深度挖掘本土教育资源、依托地方打破自身

场域限制的同时,需统筹考虑具体学段、活动环节、师资水平与所拥有教育资源之间如何实现良

性耦合,正确发挥地域特色资源在实践育人中的载体作用。二是实现对学校特色资源的整合。

中小学建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需精准把握自身资源现状,基于对长期运营的校本课程资源的整

合,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建设提供经验参照。三是推进对家长、社区人员、教育人员等多元教

育主体的统合。中小学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过程中不仅应引导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更应

进一步考虑不同人员间的特长差异,充分发挥不同人员在不同活动方式与环节中的不同作用。

例如,在“职业体验”综合实践活动中,可以邀请不同行业领域的模范标兵参与课程的建设与实

施,使学生在获得职业角色体验、形成职业生活理解的同时,助推其体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
及将之予以践行的意识与能力,实现地区人力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三)促推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赋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执行

研究表明,“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

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

度安排”[25]。因此,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落实的重要行为主体,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高低

与制度能否顺利实施密切相关[26]。由此而言,欲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在实践层面的切实

落地与执行,需借力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而持续赋能。

具体而言,一是要将教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素养的培养与考察纳入教师教育的范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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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师范教育机构需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所涉及的知识、能力与意识科学纳入各专业领域教师培

养目标框架中;另一方面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亦需在教师招聘考试中加强对教师在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相关能力与思维的考察,将其置于与学科知识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外,教研部门需针对教

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业发展形成常规培训路径,设置专门的教研组织与培训人员。二是需将

教师参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与实施程度评价作为职称评定的标准。教师职称评定标准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直接导向,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教师职称评价的必备

指标引入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条例中。同时选定第三方机构对教师参与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建设与实施情况做出评价,得出其参与度,并将此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四)形成配套措施,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等为人们‘广泛接

受’(taken-for-granted)的社会事实”[27]。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落实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支持,

制度环境在确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的边界壁垒与约束条件,促推其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同

时,围绕制度的有效实施形成相应配套措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制度环境的构建应以“完善治

理”为目标,共涵盖三方面。一是建立支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与实施的经费保障机制。遵照

课题项目基金形式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硬件设施建设等环节设置专项支持经费,为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与实施提供有效支持。二是建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与实施的专业保

障机制。针对现阶段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业师资的不足,需要依托外部专家资源形成相

应保障机制。通过组建区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家团队、建立跨区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研组

等方法实现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引领。三是从行政督导与升学考评两方面着手完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相关评价机制。在行政督导方面,需建立系统化的发展性评价机制,同时将学校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发展作为其整体发展水平考察的重要维度,将校长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领导力及教师的

参与水平作为教育人员考察的重要维度。在升学考评层面,需设计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

的档案袋评价模式,建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评价结果与升学考试间的贯通机制。

四、结 语

作为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亮点,《新纲要》在全面深化课程改革和深化育人方式

变革的关键阶段颁布,其必然承载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新理念与实践育人的价值追求。可

以预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与开设,势必在转变教育教学观念,丰富学生学习方式,提升教

师课程意识和课程研发能力,改善中小学课程结构,引导课程生活化及综合化方面发挥独特的育

人功能与价值,触发教与学关系的深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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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ycurriculumisaforward-lookingmeasuretocom-
prehensivelydeepenthecurriculumreformandpromotethereformofeducationmode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inthenewera.ThepromulgationoftheGuidelinesfor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iesin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sprovidespolicysupportfortheformationofthecurriculumsystemfor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iesinpri-
maryandsecondaryschools.Inpractice,however,the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ycurriculuminprimaryandsec-
ondaryschoolsisstillfacinginstitutionaldifficultieswhichincludes“thetraditionalcurriculum managementsystem
causestherealization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ycurriculumsystemtofallintothepathdeviation”“thea-
symmetrybetweenthedemandof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iescurriculumsystemandthelevelofteachersprofes-
sionalquality”“theneglectandhelplessnesstotheimplementation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ycurriculumof
schools”.Therefore,weshouldbaseonthelogicalbasisof“implementation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ycur-
riculumsystem”,followthelogicpathof“value-goal-practice”,guidevaluecompliancewith“comprehensivecurricu-
lum”,shapegoalorientationwith“realsituation”,andstandardizepracticepathwith“perfectgovernance”.Further-
more,withthepathsof“rootinginthetheoryofnewinstitutionalpedagogytorealizetheconstructionofcomprehen-
sivepracticalactivitycurriculumsystemsituation”“basingontheelementsofregionalresourcestoenrichtheconnota-
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ycurriculumsystem”“promotingteachersprofessional
qualitytoempower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iculumsystemforcomprehensivepracticalactivities”,and“con-
structingsupportingmeasurestoformaperfectenvironmentfor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ycurriculumsystem”to
promote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comprehensivepracticeactivitycurriculum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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